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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父母监护权，在商城县还是首
例。”商城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工会主席顾芳
楠告诉记者，接到商城县法院的判决书后，
他们高度重视并迅速行动。目前，除了老大
刘东礼暂住姥姥家外，其他 5个孩子都已被
送进了商城县儿童福利院。

为更好照料孩子，县政府已拨付 10万
元专项经费，并安排专人照看。“当初去赵
畈村接孩子们时，一岁多的刘东财上身穿
着薄棉袄，下身赤裸，令人心酸。”商城县
儿童福利院院长陶志刚表示，将 5个孩子
陆续接到福利院后，他们首先给孩子们做
了体检。

“孩子身上很脏，给他们洗了澡，还做
了必要治疗。”陶志刚说，现在两个孩子在
县实验幼儿园上学，两个孩子在县第六小
学，每天上下学有专人接送。“有奶喝，有
肉吃，过得很开心，也适应了福利院生
活”。记者和他们聊天时，孩子们都表示不
愿意回家。

对此，刘明举无可奈何。他去福利院
探望过几次，认为孩子和他越来越疏远
了。“在老家，几个孩子挤一张床，经常吃
不饱饭，可在这里吃得饱、穿得暖、住得也
好，他们当然都不愿意回去了。”刘明举尴
尬地笑了，不过还是希望把最小的孩子带
回去，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刘明举说，现
在妻子也回了娘家，让他很失落，“我不知道
将来怎么办？”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父母伤害子女事

件，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这个案件具有震
慑和警示意义。”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杨
少伟表示，他很关注这个“捆绑孩子”事件。
他认为，这显示了家长的愚昧和粗暴，“孩子
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作为未成年人，家长
是他们的监护人，但民政部门在监护方面具
有兜底责任。对家长不履行监护职责，应追
究其法律责任。”

杨少伟表示，从长远看，长期在福利院
生活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应回归
家庭。他建议，应当继续细化监护人相关制
度，比如健全儿童福利院制度，或者儿童父
母的监护权被撤销后，按规定允许其他想要
孩子的家庭采用“寄养”方式，便于孩子更好
地成长。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出租孩子”牟利 荒唐父亲被撤销6子女监护权

“他老打我，使劲儿地打！”
刘东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表情木然而恐惧，眼神里弥漫
着怨恨。为了证明自己没有
说谎，他将左手伸了过来，一
个黄豆般大的疤痕清晰可见，
“这是爸爸用烟头烫的，很
疼。他还用绳子绑我，用铁锨
铲我，用各种法儿整我。”

刘东礼年仅13岁，在鄂豫
皖交界的一个小村庄，他及 5
个弟妹的遭遇令人唏嘘。他们
的父亲刘明举先后生育8个孩
子，除了惯于捆绑、打骂子女，
还将其中5个孩子“出租”以掩
护行窃，并收取400元～4000
元“租金”。乡邻举报后，这起荒
唐闹剧才被制止。

一个多月前，商城县乃至
信阳首例由村委会申请撤销父
母监护权的案件出炉，商城县
民政局成为监护人，在原生家
庭中备受伤害的6个孩子也开
始了新生活。不少人认为，近
年发生多起父母伤害子女事
件，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来看，
这起案件无疑具有震慑和警示
意义。
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信阳商城

进入10月，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
山区层林尽染，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然而，45岁的村民刘明举却没空欣赏这些风
景，自从妻子及6个子女先后离开家后，他心
里空荡荡的。

在商城县双椿铺镇赵畈村，邻居提起刘明
举就直摇头。“这是他自找的，能怪谁呀！对老
婆和孩子又是打又是骂的，活该！”一村民愤恨
地说。刘明举的家搬了好几次，现在处于一个
偏僻的山坡上，只有一处孤零零的水塘相伴。

刘明举习惯对外人说他是个苦孩子，“从

小穷得很，饭都吃不饱”。10多岁时大哥从外
面打工回来，让他在村里小学读了半年书。
这是他唯一一次受教育的经历。“我不识字，
吃过不少亏。”他辗转漯河、郑州、周口、北京、
上海等多地打工，干的活很杂。

1996年，他从外地回到家乡。“回村里后
代理过几个月的村主任。”刘明举说，那是他
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然而，他越过越不称
心。一些村民说，这和他的习性有关，连地都
不会种，日子咋能过好？

过了 30岁，迟迟不能成家，让他一度非

常焦虑，有些自暴自弃。这时，一个媒人向他
介绍了相距不太远的李少菊。她比他小两
岁，结过一次婚，但丈夫在工地上出事故去世
了。“老实说，我不太愿意，但也没法儿。”刘明
举说，如果不是李少菊患有智力障碍，也不一
定会跟他，“邻村还有个‘光棍’竞争呢，不能
等，我就把她领了回来。”

刘明举告诉记者，李少菊基本没啥劳动
能力，“洗涮不会，炒菜放盐多咸得没法吃，煮
的饭没熟就盛出来了。”俩人只能勉强凑合，
10多年过去了，仍未领结婚证。

“跟他之前，对他缺乏了解，感觉他是块
料，结果上了当了。”在潢川县双柳树镇宴岗
村自己娘家，李少菊提起刘明举一脸怨恨。
她吐字不太清晰，由于抽风发作，嘴巴和眼
睛有点斜。她母亲高福音说：“刘明举要啥
没啥，好吃懒做，无业游民，我是反对女儿找
他的。”

高福音和老伴李光丛有 3个女儿，没有
儿子。“仨妞现在都40多岁了，她们之间也就
相差两三岁，李少菊最小，最娇惯她了。”高福
音说，可不幸的是，李少菊幼年患上小儿麻痹
症、抽风等疾病，落下智力障碍。

然而，她和老伴的反对并未起多大作
用。“三妞和前夫生有一男一女。她又出嫁
后，俩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过。”高福音说，令他
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儿的第二场婚姻，竟然
一连生育了8个孩子，在四乡八村出了名。

刘东礼是刘明举和李少菊生的第一个
孩子，2004年 11月 25日出生。“没多久又生
了个妞，我心里特别高兴，算是儿女双全
了。”刘明举说，他当初的想法有俩孩子就够
了。然而，女儿 5个月大时出了意外，“从外
面回来，看见爱人和女儿不见了，还以为她
回娘家了。”

刘明举焦急地等待了几天后，最终等来
了令他万分失望的结果。“上海的民警通过我
们乡镇的派出所找到了我，让去上海领人。
原来，她娘俩被人拐骗了。”他说，老二被抱走
后妻子被人扔在了车站，“她才5个月啊！”

“到现在，老二仍像人间蒸发一样，无影
无踪。”在刘明举的讲述里，也就是从那时
起，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自己也偏离了“轨
道”，“老二被拐对我打击很大，有点破罐子
破摔了。”他萌生了“报复”心理，“多生些孩
子，再被拐了也不怕，再说孩子多了找老二
也力量大。”

就这样，在老二被拐后的短短几年里，刘
明举和妻子像“赌气”似的又接连生育了两个
孩子。明显超生的做法，遭到了村委会及他
岳父母的坚决抵制。

赵畈村村委会主任陈士强表示：“因为没
有结婚证、准生证和出生证明，政府出钱做了
亲子鉴定才上了户口。”他表示，刘明举超生
也没钱交罚款，“生了老大、老二后，村里安排
他妻子上了节育环，但刘明举来家里10多趟
骚扰我，甚至还拿着刀威胁，又给取了”。

刘明举的岳父母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
点。“一般情况下，3个孩子就算多了，他们都
生了 4个了，咋养得起？不能再生了。”高福
音表示，在女儿生下第4个孩子后，她带着女
儿去了附近医院上了节育环，然而，过了几个

月后被刘明举发现了，大吵大闹。
“他一来家里就找茬，当着我的面不停地

打骂女儿。”高福音说，刘明举出手狠，除用棍
子敲打女儿，还会拿铁锨往女儿腿上铲，使女
儿的腿上血迹斑斑，至今还留有一些疤痕。
“我被逼得没法，就带着女儿又把环取了，他
还得看了环才满意，简直不是人。”

从 2004年 11月 25日到 2017年 2月 18
日，在漫长而短暂的 13年里，刘明举和李少
菊先后生育了5男3女一共8个孩子，让乡邻
们瞠目结舌。

那么，他们是如何养育子女的呢？刘明
举说，老大刘东礼两岁时，经一个亲戚介绍，
有人来“租借”孩子。对方是潢川人，表示自己
要到城市里做点来钱快的“生意”，身边有小孩

子做掩护好些，愿支付费用。刘明举明白对方
意思，并未点破，“其实就是偷东西呗”。

“我的孩子，人家替我养了，本来该给人
家付钱才对，反过来还给我钱，多好的事儿！”
刘明举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孩子再被拐了。
于是，一条烟、两箱酒加上年底将付的400块
钱，就成了老大一年的“租金”。“就这样，孩子
‘干爹’‘干妈’骑着一辆摩托车把孩子带走
了。”

有了第一次，附近的“知情人”知道刘明
举手里有孩子，就会自动找上门“谈生意”。

老三刘东富、老四刘东有、老五刘东来、
老六刘东家，均是刚过满月就被他“租”了出
去。年“租金”也跟着行情走，从 400元涨到
了1000元、2000元、3000元、4000元。

“孩子租出去后，他们过得好，比家里还
强，到现在我也从不后悔！”对于“出租孩
子”，刘明举“上了瘾”。他有几亩稻田，但种
不好，地也荒了。在 13岁的刘东礼印象中，
父母基本上不做饭，家里主要靠方便面生
活，还有锅巴，“好多年了，一直是这样”。

过些日子，刘明举就会去镇上买几箱方
便面和锅巴回来。对于“出租孩子”的时间，
刘明举记得倒也清楚，老大“租”了6年，老三
4年半，老四6年，老五6年，老六6年，“孩子
们一般在6岁左右就被送回来了。”

“‘干妈’去偷东西时，我跟着。”刘东礼
说，从记事起，“干爹”“干妈”常带他去不同

的城市转悠。“有一天，‘干妈’被商场里的人
逮住了，我哭闹了一阵子，才放了人。”

在靠“出租孩子”补充家用的光景里，刘
明举也遇到过“惊心动魄”的事。2016年秋
天，警察找上门来，原来，他的一个“租户”秦
某犯事被抓了。“办案民警让我来认领东来
回去，要不她的‘干爹’就会被认定拐卖儿
童，罪就大了。”他说，此事给了他一个警示。

“老六刘东家租出去时间长了，几个春
节都没回来。”刘明举说，孩子们一大，“租
户”就少了。他说，不过，老七刘东闯（现3岁
多），老八刘东财（现 1岁多），有人曾出价过
万，但他并未“出租”。对此，一些邻居分析，

他主要是遭到了警方的严重警告。
刘明举说，“出租孩子”这些年，都是“租

户”和他联系，他无法联系上这些人，甚至对
方名字都叫不上来，送孩子回来时也不给他
讲外面的事情。“我只关心孩子有没有伤，别
被换了器官就行”。

8月2日中午，为教训孩子，刘明举用布
条将 5岁的刘东家五花大绑，捆在炎热的木
板床上。此举被一个亲戚发现，因担心出
事，她拍了一段视频并报警。很快，这段视
频在网络上疯传，一时舆论哗然。刘明举
的解释是无人照看，怕孩子乱跑掉入水塘
或井里受伤。

其实，不只是老六，除了俩女孩外，其他
几个稍大的男孩都被他捆绑过。刘东礼说：
“他有时把我捆绑到木板床上，有时捆绑到树
上，有时还会吊起来。现在我看见他都害怕。”

“捆绑、虐待孩子，令人不齿，也挑战人
们的底线。”赵畈村村委会主任陈士强告诉
记者，令他们愤慨的是，在民警解救孩子的
次日，刘东家再次被捆绑起来，他们只得再
次报警。“他不听规劝，一意孤行，而且我们
了解到，他之前多次殴打子女，影响恶劣。”

对此，李少菊给予了证实。她表示，刘
明举不仅经常殴打子女，还经常殴打自己。
“一言不合对我就是拳打脚踢，扇耳光、掐脖

子、用脚踹，这事情多了，我眼睛都给打肿
了。”她说，“家里有了麻烦都怨我，全部都
是我的错。但出租孩子的钱，他一分也不
给我花。”

刘东有是他们的老四，已去世 3年多
了。李少菊回忆，老四“租”出去 6年，回来
时都 6岁多了，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仅有
两年半，她对不住孩子。李少菊母亲高福
音说：“外孙在家里烫伤后，很严重，没得到
很好治疗，家里也拿不出太多钱，死掉了，很
痛惜。”

捆绑视频被曝光后，赵畈村村委会向法
院起诉，要求撤销刘明举夫妇对 6个子女的

监护人资格。对此，刘明举称，对村委会申
请撤销他和妻子的监护人资格没有什么意
见，但请求将最小的孩子留在身边自己照
看，其余5个孩子同意由法院指定监护人。

记者看到，商城县法院判决书显示，刘
明举暴力伤害被监护人，严重损害了被监
护人的身心健康；李少菊有智障型精神病，
不具有监护能力。刘明举的父亲（母亲已
故）和李少菊父母均年事已高，无力帮助照
看孩子。因此，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刘明举、
李少菊为 6个子女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商城
县民政局为6个孩子的监护人，“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勉强凑合”，光棍汉终了“娶妻”心愿

“为找被人拐走的闺女，生了一堆孩子”

4个孩子刚过满月，就被父亲“租”出

捆绑教训孩子，称因无人照看

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父母监护权

孩子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大儿子刘东礼左手上被烟头烫的疤痕

福利院院长陶志刚领着孩子玩耍

儿童福利院成了孩子们的新家


